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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速读

科尔沁草原是音乐之

乡，民歌之乡，李兴武就出生

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吉尔

嘎朗镇，这里是旗所在地，也

是僧格林沁的故里，他的官

邸即博王府远近闻名。逢年

过节，这里的庙会总是吸引

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卖小吃

的，演杂耍的，走江湖的，吹

拉弹唱样样齐全。每到这个

日子就是李兴武最开心的

时刻。听唱歌，听说书，听又

唱又说的好来宝。就这样，在

这个充满音乐和歌声的环

境里，李兴武度过了他的童

年和少年时代。

李兴武出生于 1941

年，当时父亲给他取的乳名

叫赫莞斯尔，这个词来自藏

语，是平安吉祥的意思。父

亲满以为这个名字会给他

带来平安吉祥，但没有想到

他走上音乐这条路却并不

顺畅。15岁那年，李兴武考

入了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

系学习声乐。虽然他是班里

年龄最小的，但却是最刻苦

的。李兴武的家境贫寒，他

知道父亲能够供他上大学

是十分不易的。所以每当上

床熄灯后，他总会偷偷从床

上起来，到琴房去练唱。所

以，他的学习成绩每门都是

5分。正当他刻苦用功希望

在声乐上有所建树之际，却

发现自己的听力越来越弱，

严重时甚至听不到自己的

声音，到医院一诊断，是得

了严重的中耳炎，治愈后听

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没有

好耳朵就意味着他从此就

要告别自己对音乐的追求。

“那次，我是大哭了一场。”

李兴武回忆道，“当时对我

打击挺大，我的一生很少掉

眼泪，哭得很少，所以当时

我非常苦恼。”面对突如其

来的变故，李兴武没有退

却，在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下，他选择改修西方音乐

史，希望将来能够运用世界

音乐的养分，为发展蒙古族

音乐献出自己的力量。

1962年，毕业一年后的

李兴武作为音乐编辑调入

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正当

他准备施展自己的抱负之

际，却又被抽调到电台，先后

从事机要秘书、人事档案、专

案组干事等，干过各种行政

工作，就是和音乐无缘。

他曾经在迷茫和期待

中度过将近8个年头，但从

来没有颓废消沉，他知道自

己总有一天会投身到他深

爱的音乐艺术中去，因为音

乐才是他精神的归宿，是他

的平安吉祥。他在业余时间

仍然学习钻研音乐理论，等

待着新的机会。

就像不幸往往突然到

来一样，幸运也总是不期而

遇。1971年秋季的一天，李

兴武被内蒙古广播局军管

会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要恢

复重建实验文工团，要他负

责筹建。李兴武算是临危受

命，因为那个特殊时期无节

目可录，实验文工团的大部

分人都已调走，只剩下四胡

演奏家孙良等8个人。恢复

重建文工团，困难重重，但

李兴武迎难而上。他知道文

工团除了要有演奏员和歌

唱演员，还要有优秀的作曲

家，这时他想到了刚刚从天

津音乐学院毕业，已经被分

配到河北省束鹿县京剧团

的青年作曲家阿拉腾奥勒，

当时他的一首《敬祝毛主席

万寿无疆》红遍全国。李兴

武认为，这首歌突破了蒙古

族歌曲四句式的框架，很有

创新，他将来一定会是一位

不可多得的蒙古族作曲家。

李兴武亲自到了河北，却了

解到阿拉腾奥勒的爱人还

没有正式工作，只是民办教

师，军管会主任感到为难。

李兴武说服道：“调他爱人

的工作虽有难度，但我们有

指标，他爱人的工作总能解

决，可阿拉腾奥勒这样的人

才，20 年之内不一定能碰

到。”军管会主任同意了李

兴武的意见，很快就给他们

夫妇办好了调动。与此同

时，歌唱演员、演奏员也陆

续招了进来，广播文工团很

快就重建起来，承担了内蒙

古人民广播电台的蒙古语

歌唱类节目的录制任务。

李兴武不仅慧眼识英

才，而且在人才的使用上，

还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

短。1978年，要举办全区首

届文艺团体汇演，这是对文

工团六七年来工作的大检

阅，文工团需要创作演出一

系列大型音乐节目和带有

交响性质的音乐作品，而这

类节目的指挥是整个乐队

的灵魂，阿拉腾奥勒是位优

秀的作曲家，但他稳健有

余，激情不足，作为乐队指

挥恰恰是他的短板。那么到

哪儿能找一个充满激情而

又热爱蒙古族音乐的乐队

指挥呢？李兴武想到了曾经

在乌兰察布盟看到的一场

大型歌舞彩排。歌舞从音乐

处理到节奏的把握，特别是

乐队指挥从始至终充满活

力的表现，令李兴武久久不

能忘怀，这位指挥就是永儒

布。因为一些原因，李兴武

只得放弃了他，开始去全国

物色人选。他跑遍了北京、

天津、上海等各大院团，只

要有线索，就亲自去谈，但

一听说到边疆工作，很多人

就打了退堂鼓。后来终于在

济南找到一个愿意来的，交

谈中，人家坦诚地说自己对

蒙古族音乐不熟悉，听到蒙

古族音乐时也激动不起来。

这令李兴武非常失望，一次

次失败让李兴武坚定了要

调永儒布的决心，他一次次

找广播局党组，找组织部、

宣传部，陈述自己的意见，

他说：“我所有的线索都找

过了，已经尽了最后的努

力，没有人能比得上永儒

布，他一定能成为一流的音

乐家。”终于在他的努力下，

永儒布调进了广播文工团。

想不到，永儒布不仅指挥出

色，而且还是优秀的作曲。

人才的聚集使得广播

文工团逐渐成为内蒙古重

要的一支文艺团体，1983

年，实验文工团正式更名为

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一

台高水平音乐节目《花的草

原音乐会》也应运而生。在

完成西北地区的巡演后，这

台音乐会走进北京民族文

化宫，走进中南海汇报演

出，受到首都观众及业界人

士的高度赞扬。

李兴武慧眼识英才在

音乐界是有口皆碑的，随着

事业的发展，文工团一部部

作品陆续诞生，当如今的马

头琴艺术家李波还是锡盟

歌舞团的演奏员时，李兴武

正为如何找到一位能与现

代交响乐默契合作的马头

琴手而犯愁，在一次汇演

中，他看到李波的演奏，便

一眼断定他就是自己要找

的人，为此他亲自去谈判，

不想锡盟歌舞团坚决不放，

谈到最后，团长说，“他是我

们送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

花2000块培养出来的。”李

兴武说：“当时2000元可不

是小数字，我向广电厅汇

报，珠兰厅长问我：你调了

上百号人也没花过钱，怎么

这个人还要花钱。我说这个

人是特殊人才，我敢说，整

个音乐上，宝力高老师没人

能比，但在技术的全面和跟

乐队的合作上，没人超过李

波，他将来一定也会成为一

流的马头琴演奏家的。”珠

兰厅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这

样，李波和他的爱人就一同

调进了广播文工团。

如果说 1983 年《花的

草原音乐会》进北京是文工

团艺术上的一次高峰，那么

1989年永儒布作品音乐会

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则是艺

术团的第二个高峰，那一天

面对观众热烈的掌声，李兴

武想到了阿拉腾奥勒的《美

丽的草原我的家》，想到了

孙良老人的四胡独奏曲，想

到了阿拉泰浑厚的女中音

和李波悠扬的马头琴，也再

次想到他的藏族名字：赫莞

斯尔。他懂得，只有通过更

多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平安吉祥，才能在民族音乐

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

印记。（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父亲成了我的“粉丝”

文/马亚伟

父亲的3个女儿中，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两个妹妹漂

亮外向，而我从小性格内向，不事张扬，也不会在父母面前撒

娇邀宠，所以有时会被父母忽略。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

高大的，他无论做什么都做得那么出色，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的学习非常好，几乎每次都考第一名。语文老师在

班里说我是常胜将军，所向披靡，一定会一路过关斩将，杀

入最好的大学。我把老师的话转述给父亲，父亲却给我浇

了一盆冷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我不再吭声，默默努

力学习。考到外地的学校，我依旧很努力。再后来，我做了

教师，工作兢兢业业，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可在父亲看来，

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应该做好。

我幼时酷爱写作，多年一直坚持。十多年前我学着投

稿，便一发不可收拾。坚持了十多年，我发表了无数篇文

章，在写手圈子里被大家熟知。我家里的样报样刊堆得到

处都是，可父亲从来没看过我写的文章。有一次，妹妹在网

上看到一篇文友写我的文章，文中都是溢美之词，说我的

文章写得又多又好，报刊编辑都喜欢用我的稿子。妹妹绘

声绘色地把文章读给父亲听，她的语气语调和肢体动作都

很夸张，很有表现力。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笑微微的，脸上

还露出很微妙的表情，好像被夸的是他自己一样。

父亲听完那篇文章，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没想到咱们家老大还有两下子呢！”我一如既往地低调谦

虚：“那位文友写得太夸张了……”妹妹抢着对父亲说：“人

家写得一点都不夸张，我姐的文章写得就是好，她的公众

号有好多粉丝呢！”父亲疑惑地问：“啥粉丝？”妹妹哈哈一

笑说：“粉丝就是喜欢她、崇拜她的人！”

那次以后，我发现父亲有空就会翻阅我发表文章的报刊。

他打开一本杂志，每次都是先仔细在目录中找我的名字。找到

后，他眼睛一亮，赶紧翻开来读。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已经成了我

的“忠实读者”。父亲初中毕业，文化不太高，他为了看文章更顺

畅，把家里那本旧字典都拿来了，我经常看到他在认真查字典。

我很少跟父亲主动交流什么，他喜欢看就任由他看。

父亲也是默默看，不发表意见。终于有一次，父亲对我说：

“书上有句话，叫文如其人。我看了你这么多文章，才真正

了解你。说实话，你有的文章写得真是不错。”父亲这样一

说，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父亲也会看报刊上别人写的文章，有时还会跟我交流

谁写得好。自从开始看我的文章后，父亲跟我交流得越来

越多，好像要把这些年对我的疏忽全都弥补过来。父亲当

然提不出什么特别有价值的见解，但通过文字的桥梁，我

感觉到与他越来越近。他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欣赏。

那次，我收到一摞样报样刊。我还没抽出时间打开，已

经被父亲翻了个底朝天。我在哪个报刊上发表了哪篇文

章，父亲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且一一跟我“汇报”。妹妹见

状，说：“爸，你现在每天都追着看我姐的文章，都成我姐的

粉丝了！”父亲哈哈大笑，说：“对，就是粉丝！粉丝！”

文化看点

李兴武李兴武

李兴武：慧眼识英才
文/李 悦 王新民


